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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区人民支援红军（五）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十三）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木雅探秘
——语言（下）

魅力康定
MEILIKANGDING

康藏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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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养狗（一）

韩晓红自画像

■肖宵

千百年来藏传佛教的
影响，让彪悍英勇的木雅
人，放下刀枪，手持念珠。
从外表和许多生活习俗上
看，他们已经和其他藏民显
得无异。然而独特的语言，
却能让木雅人找到部族的
归属感。

从发音上看，现今的木
雅语有 50 个声母，43 个韵
母，包括清、清送气、浊、鼻
浊等4套塞音和塞擦音，有
小舌部位的塞音鼻音和擦
音 。 词 汇 以 单 音 节 词 为
主，基本语序为主——宾
——谓，名词、代词做修饰
语在中心词前，形容词、数
量 词 做 修 饰 语 在 中 心 词
后。经过多年的变化，木
雅语已经脱落了所有的韵
尾，简化了所有的复辅音，
以至于纯正的木雅语听起
来与藏语是完全不同的腔

调 。 然 而 这 种 古 老 的 语
言，却正在离我们远去。

如今，能识藏、汉文，讲
藏、汉语的木雅人越来越
多，他们在外日常使用藏汉
双语与人交流，只有在回到
自家村寨以后，才使用木雅
语。便捷的交通让木雅人
在城市之间穿梭流动，回乡
的时间日渐减少，木雅语便
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交流语
言了。长此以往，曾经活跃
千年的木雅语将让后人遥
不可及，要想探究此种古老
语言的奥秘，只有通过一些
常年留守的老人之口了。

现年 80 岁的老人昂汪
则坚信，木雅地区曾流传着
一种有别于藏文拼音文字
的“古木雅文”，他甚至有着
在古老典籍上看到文字的
模糊印象。

然而经过多方探寻，依
然未能寻找到“古木雅文”
的蛛丝马迹，也不知老人口

中的木雅文字，是否就是已
经大量出土的西夏天书，或
许更为古老的木雅文字正
沉睡在地下，等待着人们去
发掘。如果有朝一日，木雅
文字重建天日，却如同西夏
文一样成为无人能识的天
书，那将会是无法弥补的遗
憾。拯救濒危的古老语言，
已是迫在眉睫。

民族语言造就了今日
多姿多彩的世界。木雅，
这个古老的部族能够传承
至今，依靠便是独特的语
言。然而在广阔的康巴地
区，古代并非仅木雅人居
住。依据历史材料，木雅
人与操“扎巴语”的“杂”
人，蒙藏混血的“霍尔”人，
说尔龚语的“尔龚人”都曾
杂居一地，那么它们当中
谁是土著？谁是后来者？
要弄清这个问题，只有从
木雅地区的丰富物质文化
中寻求答案。

莫斯卡的藏戏上演前夕
我在与莫斯卡短暂相处的时日里，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格萨尔藏戏演出时，我看到
了一位不知名的小孩，看上去不会超过3岁，
他忽闪着大眼睛，全神贯注地观看，丝毫没
有觉察到我在旁边给他拍照，他的神态完全
依照藏戏情节的变化而变化，只见他时而紧
张地闭着小嘴，时而开怀大笑，不时舞动双
手，在他依着的栏杆上拍击；时而张开嘴大
声地呼叫，那神情着实可爱。我关注他是在
格萨尔藏戏演出时。

这是春风染出的季节
这是秋季沉淀出的季节

莫斯卡的风景哟，是文化之光的闪烁
是传承与倾诉在岁月里舞蹈的海
今天的莫斯卡，是一道风景胜过另一道

风景
今天的莫斯卡，是节日般的喜悦燃放出

来的笑容
今天的莫斯卡哟，流淌着惹人陶醉的多

情的歌谣
艳丽的服饰
清纯的微笑
恬静的面容
鲜红的头帕
绚丽的风裙
将场景春成一碗烈酒
将情味酿成一泓清澈的眼波
总有些什么是我们读不懂的
以及娇羞的演技
这是对英雄的讴歌
这是唱响一个民族的憧憬
舒展祖先的传说
依着山水而唱
依着炽情而唱
为爱而歌而舞
虔诚舞动了草坪
舞动了全村人的激情
难道是笑眸把夜里的星星点亮
难道是热情把夜里的篝火燃旺
一大清早，莫斯卡人便从四面八方来到

了院坝四周，他们依序而坐，整个场面热烈
而不紊乱，充满激情而彬彬有礼。对于这样
的藏戏演出，村子里的人们每年都能在这里
欣赏到，那些来自生活中的所谓“演员”，用
朴实的演艺，把人们的情感引入格萨尔时
代，引入英雄的满腔情怀。

我兴奋地在虔诚而淳朴的人群中拍摄，
想要留下此时的每一份美丽。在我的身旁，

有很多来自外地的自驾游客，他们早已被如
此富有浓郁的情感所感染，早已沉醉于文化
与艺术的海洋中了。这些游客都在忙碌着，
有的举起相机，尽情地采摘如此珍贵的场景
花絮。有一位来自西安纺织工业大学的女
大学生，一直跟在我的后面，她一边向我询
问一些很感兴趣而又不解的现象。包括格
萨尔是何许人、人们为什么如此崇敬格萨尔
等之类的问题，我一边给她介绍，一边忙我
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欣
赏我州东路格萨尔藏戏的机会，我和电视台
的同志们忙碌而有序地工作着。

这时的莫斯卡很难界定究竟应该属于
什么季节，是春季吗？四周分明洋溢着秋天
和夏季的场景；是秋季吗？四周分明是满眼
的生机勃勃的春景。像是厚实的秋季，像是
清亮的春季。无论是蓝天还是白云，无论是
草地还是沉淀的历史，都在以别一种姿态亲
吻心灵的笑唇。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这就是来自祖先足迹的彰显，
这就是英雄的歌谣燃起来的笑语。
人们用热情和崇敬敲响了精神与心灵

翩翩起舞的节奏，人们用虔诚与浪漫燃放了
敬畏与崇拜激情回荡的投入。

这是时代与历史碰撞的火花，这是传承
与爱戴融合的光焰，这就是沉雄与期盼如胶
似漆的悠远。

这就是被人们世代相传的铭刻在灵魂
里的那一份卷帘，这就是被人们铭记在石板
上的那一行行舞动的符号。

藏戏，诉说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这些
故事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足迹，鲜活着人们精
神世界里的古老而新颖的篇章。

我知道此时的莫斯卡已经承载着口耳
相传的篇章，承载着一个千年英雄在精神世

界里存储的道道光环。
爱自己的足迹，爱历史的沉淀，爱美好

的传说，爱千年格萨尔留给后世的所有精神
财富。

仪式，表达了一个群体对千年格萨尔的
敬畏；

仪式，唤醒了千年格萨尔伟大形象姗姗
步入。

一场朴实而不失精彩的演出就要在这
里上演；一场讴歌而不失虔诚的敬畏将要在
这里呈现。

对文化的敬畏，对英雄的敬畏，将要在
莫斯卡成为一场洗礼，成为一出难忘的格萨
尔藏戏在这里上演。

有几位年轻人抬着一张躺椅，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年妇女躺在躺椅上，人们纷纷让出
一条道来，人们簇拥着把老人安放在看台中
间。这一幕幕，凸显了莫斯卡人的淳朴与善
良，凸显了礼仪文化，凸显了优良的民风。
我绕着看台细心地观察这些乡民，感悟着他
们脸上洋溢出的对格萨尔王的崇敬之情，感
悟着他们对格萨尔藏戏的热爱。我在康巴
藏区生活的三十多年中，无论是青海、西藏、
甘肃，还是云南、四川藏区的藏戏，我都有缘
欣赏过，每次观看藏戏，我不仅很细心地观
察藏戏的内容，我尤其注重观众的神态。

只有懂得了一个民族所经历的漫长历
史之后，才能够真正领悟诸如藏戏这样的艺
术形式所表达的情感与内涵，也才能真正读
懂那些酷爱戏剧艺术的观众们。在藏戏的
文化元素里，蕴涵着藏族社会的历史元素，
蕴含着藏族人民所生存、演绎、经历的历史
长河和环境。

莫斯卡是一个小小的高原村庄，却有
着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此浓厚的艺术
情感！

■杨剑锋

保护红军伤病员
炉霍县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及护理人员

约1100余人。为妥善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
员，县波巴政府召开了有各区乡波巴政府
参加的会议。研究决定：1、凡愿回内地的
红军，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
村，一县转一县的护送；2、群众愿收留红军
的都可领去，但要保证照顾好；3、伤重的红
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4、宣传“收
养红军是积善、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
要下地狱”。这样，群众有一家收养一个或
几个的，有几家合养一个的，留炉红军都得
到了妥善的安置。群众把伤病员当作自己
的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自己节衣缩
食也要保证红军伤病员的吃用，并千方百
计地保护。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要迫害
红军，有的群众用钱买通国民党官府和军
队，有的以武力对抗，有的则把红军藏在森
林、岩洞、柴草堆里，以躲避搜捕。炉霍县
的相子·益西多吉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前，就
将县城附近的30多名红军伤病员集中到了
远离县城的罗绒巴登家的空庄房里，以后
又把大部分病愈的伤病员送回内地。小红
军曾绍清只有十二岁，被留在斯木乡的扎

交降巴家里，有人逼他交出来，他坚决不
交。说：“可以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你们处
置，但交红军不行。红军以后回来向我要
人，我无法交待。”红军伤员刘某（后改名叫
四郎扎西），留在旦都捧达寨子里，曾被国
民党军队抓走，捧达寨群众闻讯后，持枪包
围了国民党军的驻地，逼其交人，后国民党
军要勒索“黄烟草鞋钱”，群众又凑出320个
藏洋领回了刘某。留在加向射寨的红军张
世六、张德军被抓走，头人洛绒泽仁带上 3
个儿子和30余骑人枪，追到瓦角，强行将张
世六、张德喜二人带回。留在斯木俄尔杨
木匠家的红军文浩然腿部受伤，杨木匠背
着文浩然东躲西藏，多次躲过了搜捕。热
柳村的蒲静成将本村的 8 名红军伪装为挖
金人，遇有人问就称是金夫子。宜木乡威
龙贡寨的耳机志玛，将一个只有 12—13 岁
的女红军收为养女，取藏名为德青拉姆，一
直待她像亲女儿一样。许多留炉的红军后
来都在当地安了家，与当地藏族群众融为
一体。

道孚县也留下了不少红军的伤病员。
他们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安置和保护。道
孚城关乡的根却志玛，家中住有 10 个女红
军伤病员，为躲避搜捕，她把红军藏在地窖
和山上，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使红军挨

饿，天天给红军送吃的。后来她帮助女红
军一个个都安了家，自己也和一个叫符子
善的红军伤病员结了婚。留在瓦日乡孟拖
村的一个伤病员被国民党抓了，孟拖的群
众知道后，到县城集体作保，救出了这个红
军。留在瓦日乡亚村的红军战土倾珠她姆
（后来改的藏名）回忆说：“我随红军来道孚
时只有 13 岁，因岁数小身体有病留了下
来。群众知道我是红军，各方面都照顾
我，后来还帮我安了家。”

红军离开新龙县时，有80多名红军伤病
员留下安置。红军伤病员最初集中在雄龙
西的一个“听差房”里，后来又分散到附近老
百姓家里和喇嘛寺内。在新龙县群众的照
顾和保护下，部分红军伤愈后群众又送走了
他们，而唐文金（藏名泽日）、黄二川（藏名阿
登）、罗文锋（藏名扎西罗布）、谢贵英等12名
红军伤病员则在新龙县安了家。

甘孜藏区其它红军经过和战斗过的地
方，也留下了一些红军的伤病员和掉队者，
他们都获得了当地群众很好的照顾和保
护。在康定市，红军南下期间留下40余名伤
病员和失散人员。角坝苏维埃主席王兰廷、
委员沙达等将伤病员分散隐藏在群众家里，
很好的保护了他们。红四军第十师某部战
士唐清云，在赵家磨房养病时被民团俘获，

后经当地群众作保，终获释放。红四军十二
师三十四团三营通讯员杨维雄，受到鱼通麦
笨群众的照料和保护，而后又在鱼通安了
家。在白玉县，红二军团在康翁寺留下两名
重病员，直到解放都住在寺内。协塘村留下
一重病员，病愈后就在当地安了家，以打铁
为生，人称“李铁匠”。理塘县留有4人，以后
都在当地安了家。巴塘县留下的红军伤病
员也不少。当时只有13岁的红军战士杨海
清，被中咱村甲布拥收留，一直待如亲子。
同样被群众收留的还有肖忠华（15岁）、李富
强等红军战士。在乡城县留有7—8个重伤
病员，幸存下来的有罗锦成、周银昌和张炳
新等人。在色达、雅江等县也留有红军伤病
员和掉队战士，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当地群众
的照顾和保护。

甘孜藏区群众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
的所作所为，使国民党清查红军伤病员倍感
困难。正如1937年6月6日国民党朱倭区政
务委员呈报所说的那样：留下的红军“散居
乡间，因其能刻苦耐劳，康民多不肯报，故未
查获”。由于当地人民的大力帮助，留下的
红军除亡故和回到内地的以外，到解放时，
仅留在炉霍县的幸存红军就有123人，留在
甘孜县城及附近区乡的红军还有64人，其它
地方留存下来的红军无法准确统计。

■贺先枣

眼下，在家里喂狗成
了一种时尚。友人说什么
狗、什么狗要值多少万、多
少万。并说，钱多得找不
到地方花了就买个狗来玩
玩。首先是不相信一条狗
会值那么多钱；再就是想
不出来钱会多得找不到地
方花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就说，我也喂过一条狗，一
条百里挑一的好狗，并没
有花钱买。友人就笑：不
会是葡萄太酸了吧？

我说，且听我慢慢道来。
修一条区乡公路，我

和我的朋友吉村就在“公
路指挥部”里当统计员、工
具保管员。到了十月底，
冰冻大了，民工们陆续回
家去，要待来年暖和才返
工地。连吉村和我在内共
四人，留守工地，保管好锄
头一类的工具，重要的是
一些雷管、炸药。

民工们走后没几天就
下了一场大雪。那天早上
一起来，就听见当作保管室
的帐篷里有小狗的叫声，吉
村我俩急忙循声前去。才
钻进帐篷，一个角落里一下
子站立起来一条模样凶狠
的黄狗。小狗的叫声正是
从它腹下一堆纸屑、破布上
传出来。没法，只得退出
来，收拢一些还带些残肉的
骨头、加上些剩饭菜、糌粑
汤汤，一日数次送进那帐
篷，只是，仍不敢靠过去。

几天后再去送吃食，那
条黄母狗不再咆哮，只是昂
了头，警惕地注视吉村我
俩。又过两天，终于把吃食
放到了那窝边。我们看见
了小狗，却只有一条，小狗
却不是黄色的，而是浑身漆
黑，两只眼睛的上眼皮上各
的一块黄斑，肥嘟嘟、毛茸
茸，熟睡未醒。它双眼眯成
条缝，鼻头一抽一抽地动，
四只脚掌朝天，那脚掌心是
粉红的肉，好嫩好嫩。小狗
的憨态真真可爱极了。这
几天我们也知道了那条黄
狗是一个乡信用社的看门
狗，已经捎了口信去信用
社，要他们来把狗牵回去。
只是一直没见人来。

吉村说，一窝狗只生一
只，是谓“独狗”，很少见，这
样的狗长大以后非常厉害，
我们应把它好好喂起来。
没过两天，小狗开始到处
爬，它太肥胖，一步一个跟
斗，又笑人又让人心疼。只
是谁也不敢伸手摸它一下，
它妈妈就跟随在它的身后，
动不动它的喉咙里就有警
告声传出。小狗又老是往
我们住的帐篷里来，骨头是
不会啃的，却会到处舔。渐
渐地，这条虎头虎脑的小狗
在到处乱钻的时候，那条黄
狗也不一步也不离开了，它
会静静地伏在帐篷门前等
它的宝宝出来，吉村就把吃
食放在了母狗的鼻子底下，
放了几天之后，我们也就能
摸一摸它的顶花皮，再后，
就找了条链条把黄母狗拴
了起来。黄母狗最终对我
们摇头摆尾了，抱起它的儿
子，它也不咆哮了。小家伙
更是忘形，有时竟然半夜里
跑到我们的床上来，扯头
发，舔脸，赶也赶不走。

信用社终于来了人，黄
母狗见了老主人，兴奋得一
会儿伏在地上低吟，打滚，
一会儿又扑在主人身上高
兴得大叫。直截了当，我们
说，这条小狗归我们了，信

用社的人说可以。吉村我
俩好高兴，没想到就在即将
动身时，黄母狗犹豫了起
来，那条小狗也像意识到了
什么，平时它一点也不出
声，此时却开始低声地叫了
起来。见势不妙，背过大
狗，把小狗揣进怀里，一溜
烟跑到离帐篷很远的一个
山坡上，直到看见信用社的
人牵着那条狗不见了踪影
才回来。

小狗还有许多东西不
能吃，这里又找不到羊奶、
牛奶，只好天天让它舔食糌
粑汤汤。白天好一些，一到
晚上它就如哭如泣吵个不
停，我们以为它是在想念它
的妈妈，就对它格外耐烦，
一晚上好几次起来，在蜡烛
上给它把糌粑汤汤温热，让
它舔几口。见它冻得瑟瑟
发抖，吉村我们老大不忍，
便把它提进被窝里来，谁料
在几天以后，它却再也不肯
进它的窝了，令人哭笑不得
的是，它把尿弄得满床都
是。想到它毕竟是条狗，从
小不调教，长大了就不好
办，一狠心，就不准它到床
上来跑。只是这件事到底
没做好，说穿了还是不忍
心，虽然它后来学到了许多
礼貌，就是一兴奋就要跳到
床上的毛病一直没改过来。

忽然收到公社通知，开
春后民工另有人带，要马上
回公社去做别的事。骑上
马，在腰上勒一根带子，把
小狗揣进皮衣里，小狗就从
前胸钻到后背，又从后背钻
到前胸地折腾，把它带回了
公社。

弄了个小纸盒，垫得非
常暖和，放在床头边，开始
喂养这头大名“红脚板”，其
实一直就没有这么叫过，天
天都叫它“小狗儿”。

“小狗儿”有护家的天
才，一天，有个不更事的小
孩子来门口讲了几句话，讲
完他就要走，还只有一点点
大的“小狗儿”却一直追着
他咬，它长不足一尺，那小
子一抬脚便把它踢了个滚，
它翻身起来又追赶，心中也
就有所悟，便喊了一声：“放
下我的东西”。那小子无
奈，长长的袖子一甩，劈柴
用的斧子竟从袖里掉在门
口。天气热了，小狗长大了
许多。就用条铁链把它拴
在一根木桩上，教会了它不
让它吃的东西不能吃，教会
了它睡下、起来、坐好、站
好、教会了它握手、把扔出
去的东西捡回来，它真的大
有灵性，教它一点不费神，
什么它都一学就会。

时常带它到河边去钓
鱼。一天从桥上过，吉村抬
脚就把它踢进了小河，狗游
三江，此话果然不错，它惊
恐万状地从小河里游了过
来，吉村哈哈大笑，从怀里
掏出块肥皂来，给它浑身擦
了个遍，然后转身就走。小
狗又从桥上追来，吉村把它
又推进水里，它只好又在水
里游了过去。小狗从此怕
过桥，人从桥上走，它从水
里过，给它洗澡十分方便。

它越长越大，到年底
时，它昂起头来，比我们腰
还高。平时已不敢轻易放
它，对生人凶恶起来时它的
咆哮声令人胆寒。附近牧
场来的汉子说，他愿用一头
绵羊外加一头山羊换这条
狗；另一个说愿用一头小牛
来换，还要帮忙把小牛喂
大。我们开玩笑说：拿匹马
来。他们不干。


